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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山河一寸血 ， 一■热土一■
魂。 在扶沟县烈士陵园小何庄战斗纪念
碑前 ， 吟诵着 “扶沟城永志何庄碧血
贾鲁水常唤烈士英名 ” 的碑文， 顿觉
豪气干云、 山河悲壮。

说起小何庄战斗 ， 不得不提一个
人 。 为了弄清楚小何庄战斗的起因经
过、 打响战斗的具体时间、 都有哪些英
雄前辈参战牺牲， 他自费走访了扶沟和
太康两县的十多个乡镇五十多个村庄，
并和北京、 合肥、 乌鲁木齐等地的知情
人取得联系， 历时一年多， 终于弄清楚
了这场战斗的来龙去脉和主要情节， 还
编写了一部十万字的党史资料著作———
《小何庄壮烈战歌》。 他就是扶沟县文联
原主席唐贵知。 日前， 周口报业传媒集
团红色记忆采访组一行前往扶沟， 探访
唐贵知先生， 听他讲述他所了解的小何
庄战斗。

得知采访组一行到访， 八十五岁的
唐贵知先生略显激动。 因为年前他生过
一场大病， 虽然走起路来有些蹒跚， 但
精神状态很好。 走进唐贵知家中， 映入
眼帘的是一幅幅字画， 或行云流水， 或
飘逸俊秀， 满屋墨香。 “在扶沟， 提起
小何庄战斗家喻户晓 。 它发生在 1948
年， 当时解放战争进展到最后胜利的关
键时期， 国民党反动派在灭亡前进行了
最后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 小何庄战
斗是一场抗击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战斗，
是一场极其惨烈悲壮的战斗， 是解放战
争中无数战斗的一个缩影。 因为敌众我
寡、 敌方偷袭等多重因素， 这次战斗我
方惨遭失败。 虽然是场败仗， 但同样彰
显出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的英雄本色。
他们不怕牺牲、 顽强战斗 ,对革命事业
无比忠诚，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
天壮歌。 人民群众在这场战斗中主动掩
护、 救助战士， 处处体现军民一心、 同
仇敌忾的团结精神。” 唐贵知说。

每一滴鲜血都不会白流、 每一种牺
牲都值得铭记， 革命先烈犹如一座座最
闪亮的坐标， 照亮后辈的前行之路。 时
间的指针拨回到七十四年前的那个初

夏， 跟随着唐贵知的思路， 回忆那场悲
壮战斗。

突袭 “拂晓” 发生
小何庄枪声密集

1948 年 6月 5 日拂晓， 这是黎明前
最黑暗的时刻， 静谧的村庄还在熟睡。
扶沟县城西南的小何庄， 地头的大麦已
经成熟， 远处传来布谷声声， 几户农家
小院内早起的妇人点燃炉火， 炊烟袅袅
升起。 早起去地里割大麦的农民张法周
看到扶沟通往许昌的大路上有一队急行

军， 行进中突然停止然后兵分三路向南
疾跑， 目的地是小何庄。

和张法周一样， 看到这队急行军的
还有小何庄村民何全德。 “那天， 我早
早下地准备锄南边大秋地的草， 突然看
到庄东头和西头跑过来一些拿枪的人，
藏进了麦地里。 他们手里不仅有步枪，
还有机枪。 一看这架势就是要打仗， 俺
们几个早起下地的人都吓得趴在地上不

敢动。”
这一队急行军大概有三百余人， 是

太康县国民党保安团的一支队伍， 他们
的头目是郭馨坡， 而太康县国民党保安
团也被老百姓称为 “郭馨坡的老虎队”。
郭馨坡在接任保安团时曾放出狠话 ：
“要消灭共产党， 必须消灭村干部； 没
有村干部就没有小区， 没有小区就没有
大区， 没有大区就没有共产党。” 为了
尽快完成 “剿共” 使命， 他大肆收罗地
痞流氓扩充武装， 不仅在太康县大量捕
杀共产党基层干部， 还经常窜入周边各
县抢劫物资、 捕杀共产党员。 扶沟因为
与太康接壤， 受害尤甚。 据 《中共周口
历史》 记载， 郭馨坡凭借人多枪多， 对
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进行偷袭， 率部先后
在太康老冢、 清集、 常营， 扶沟雁仓、
栾坡等地杀害共产党员九十多人， 鄢扶
县大队副政委何介夫、 扶沟县大队大队
长穆金等一批共产党员都在敌人的偷袭

中壮烈牺牲。
原本这支太康县国民党保安团的队

伍得到情报， 获悉解放军有一批军用物
资被临时藏在雁周村地下党组织那里，
想要去抢劫物资。 偶然得知中共扶沟县
城关区委、 区政府和区武装中队驻扎在
小何庄后 ， 便立即改变原来的行动计
划， 向小何庄全速开进， 团团包围小何
庄。

小何庄的许多老人都亲历了当年的

战斗， 在他们的描述中， 那枪炮声就像
锅滚了一样密集， 又像过年千家万户一
起放鞭炮那样响。 当年的战斗参战者孔

令言回忆说： “我在睡梦中被炮火声惊
醒， 四周都是枪炮声， 不知道敌人在哪
儿， 第一反应就是抓起枪冲出去打倒一
个够本， 打倒俩还赚了。”

区委书记被乱枪射杀
二十八岁壮烈牺牲

1948 年 6月 4 日， 中共扶沟县城关
区委、 区政府和区武装中队接到群众举
报， 国民党的一股残匪在城南马村一带
找甲长、 保长向群众派粮派款。 时任区
委书记姜鸿起和区长朱平球立即决定赶

赴城南去清剿。 残匪一路逃窜向西入许
昌地界， 姜鸿起和战士们在午夜时分回
到小何庄修整。 因为临近麦收季节， 结
合敌我双方情势， 区政府决定暂时放假
收麦， 本地战士回家收麦， 外地战士分
散到各村帮助群众收麦。

姜鸿起书记的通讯员王海成回忆，
当时他和姜鸿起借宿的民房在村庄的正

中央位置， 战斗打响后， 姜鸿起警觉性
很高， 直接喊了一声 “海成， 我听见枪
响了， 可能有情况， 有敌人， 快！” 说罢
抓起手枪冲了出去。 看到他的公文包丢
在麦秸铺上， 王海成抓起来就撵出去了。

战斗一旦打响 ， 便是血与火的洗
礼。 姜鸿起冲出院子后一直向东而行，
因为村东头住着区长朱平球。 分成三路
的敌人分别从村东、 村西、 村北进村，
向东而行的姜鸿起被蜂拥而至的敌人逼

向村西， 可村西头的战斗也打响了， 他
折身向北， 被从村北头进来的敌人堵住
了去路， 无奈之下， 他不得不孤身和敌
人拼杀起来。 他躲在一处墙角， 紧握手
枪， 专等敌人到来。 有敌人接近时， 他
举枪射击， 一个敌人应声倒下， 后面的
敌人急忙躲进死角 。 子弹很快就打光
了， 敌人一窝蜂似地朝他涌来， 但出乎
预料的是， 敌人只包围不开枪。 姜鸿起
拿起已经没有子弹的手枪， 朝着离他最
近的一个敌人头上狠狠砸去， 敌人被砸
得惨叫一声， 踉踉跄跄向后歪倒。 紧接
着， 左右两翼的两个敌人用刺刀对准姜
鸿起的头欲发起进攻， 姜鸿起向下蹲身
同时拨开一把刺刀， 迅速转身抓住另外
一个敌人的枪管， 用力将他推倒。 电石
火光间， 姜鸿起想要夺取敌人步枪， 但
敌人非但不松手， 反而扣响了扳机， 罪
恶的子弹射进了姜鸿起的身体。 身陷绝
境， 姜鸿起想要利用生命最后的短暂时
间再多杀一个敌人， 他一咬牙， 用尽全
身力气终于把枪夺了过来， 并立即扭转
枪口扣动扳机， 但子弹却偏斜飞出。 姜
鸿起倒下后 ， 恼羞成怒的敌人乱枪齐
发， 把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的
身体打成了 “马蜂窝”。

“跟敌人拼啊！”
他们留下最后一句话

区武装中队队长王其昌借宿在村西

头的房子， 这栋房子没有院墙又在村边

， 很快被从村西头进来的敌人发现并包
围。 无奈之下， 他和通讯员姜兴及另外
一个战士被迫在屋内与敌人展开殊死搏

斗。 因为有机枪扫射， 王其昌跳到房梁
上， 躲过了敌人密集的子弹， 同时掀开
房顶上的茅草， 把枪从茅草洞里伸出去
向敌人射击， 并命令其他两名同志向村
内撤退。 小何庄村民何兆奇亲眼见证了
这一幕， 他说： “俺家就住在村西边，
没院墙， 房子外面就是麦地。 敌人包围
埋伏的时候我看到了， 当时不知道干啥
的， 等一会儿枪响了才知道是打仗哩。
离俺家不远就住着解放军， 敌人围住那
栋房子打枪， 听到有个人在房顶上边打
枪边喊口号， 拼啊！ 杀啊！ 解放军真勇
敢！”

中弹身亡的王其昌从房梁跌落， 通
讯员姜兴抱起他痛哭不已， 欲为首长报
仇， 可奈何枪中无弹。 当敌人冲进屋子
的时候， 他举起枪杆狠狠砸过去， 敌人
的子弹穿过了他的胸膛。 敌人看到倒地
牺牲的姜兴怒目不瞑， 就恶狠狠地对着
他的头又射了两枪。

司务长马庆元没有枪， 只有两颗手
榴弹。 没有武器的他藏在一个土堆后，
敌人劝他投降， 他非但没有举手投降还
扑向敌人打算夺枪再拼杀。 村里有很多
老人都认识这个司务长， 平常都叫他老
马。 战斗中， 他一边扑向敌人一边高喊
“跟敌人拼啊”， 很勇敢， 但是因为没有
武器， 敌人太多了， 最终他倒在了敌人
乱枪扫射中。

因为突袭发生在凌晨， 很多战士都
是赤膊跟敌人拼杀 ， 直至生命最后一
刻 。 据统计 ， 在 6 月 5 日的激烈战斗
中， 英勇拼杀而壮烈牺牲的还有税务干
部路衡星、 第二班班长宋改生、 第一班
班长项文生 ， 战士齐立斋 、 姜胆 、 董
贯 、 董复生 、 董金明 、 董万毛 、 苏金
荣、 姜振喜 、 何洪海 、 郑 xx （姓名不
详） 等十八人。

“倒栽葱” 蹲刺笼
被捕不改忠诚

小何庄一战， 敌我双方兵力悬殊，
装备相差甚远， 所有参与战斗的战士英
勇抗敌， 战斗到最后一刻被敌人团团围
住被捕。 当天被捕的干部战士共计十七
人， 他们分别是中共扶沟县委地下交通
站站长姜鸿瑶、 文教干事王习之、 区财
粮吕兰亭、 税务会计白景臣、 副班长张
考、 姜鸿起书记的通讯员王海成、 区武
装中队司务长李喜年， 战士王学山、 范
明基、 宋纯章、 张安治、 李五堂、 李国
有、 孔令言、 李全中、 李连成、 聂坡。

敌人之所以没把我方人员全部杀

害 ， 而抓捕一部分 ， 目的在于 “抓活
口”， 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更多的机
密。 我方人员虽说被捕， 但坚决不向敌
人低头。

文教干事王习之， 是个知识分子，
大学毕业生 ， 曾在 《大公报 》 当过记
者， 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是上级重点培

养的后备干部， 派他来扶沟是到基层锻
炼的。 敌人抓住他以后， 看他文质彬彬
的 ， 就怀疑他是个干部 ， 看管得特别
严。 在敌人押解着他们在太康、 西华境
内到处转移途中， 一次放风时他悄悄对
战友说， 敌人一定会对他逼供， 不管敌
人采用什么办法他都不会泄露机密， 而
且鼓动大家想办法脱险。 每到夜里， 敌
人就把被捕人员用绳拴在床腿上、 桌子
腿上或其他不能被人带动的东西上， 以
防逃跑。 对王习之则更加严密防范。 一
天夜里， 敌人把王习之五花大绑后拴在
了一盘石磨上。 敌人没有料到， 这倒给
王习之脱逃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习之把
背后拴住手的绳子慢慢在石磨上来回磨

蹭， 磨蹭到半夜， 终于把绳子弄断了，
他连忙把同屋关押的其他几人的绳子都

解开， 准备逃出去。 王习之考虑到大家
一起跑， 万一遇上敌人岗哨太危险， 他
自告奋勇， 先出去探探路， 没危险了再
拐回来带大家一起逃出去。 他从村内到
村外暗暗摸索了一遍， 没有发现岗哨，
就疾步返回准备带大家外逃。 不料由于
他们心急步疾， 脚步声惊醒了附近熟睡
的哨兵。 哨兵向他们喊口令对暗号， 不
知道怎么回答的王习之不幸中弹牺牲，
最终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夜里， 敌人为了防止有人再
逃跑 ， 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了一些秫秆
箔， 把被捕的战士裹在里面， 然后用绳
子扎紧两端， 然后 “倒栽葱” 靠在墙上
一整夜。 熬到天明又来审问， 仍没有一
个战士泄密。 除了这些手段， 敌人还用
了 “杀一儆百” 的恐吓方式， 他们不知
道从哪儿找来两个人 ， 用毛巾塞住嘴
巴， 用箔卷住。 然后抬过来一口钢铡，
把人放进铡刀口内， 两刀把人铡成了三
段。 敌人叫嚣着再不投降再不交代， 这
个人就是他们的下场。

在开封保安司令部里， 被捕的战士们
还被关进了木笼里。 木笼是国民党开封保
安司令部的刑具。 木笼低矮， 人在里面不
能直腰， 上下左右全是钉子， 形如刺笼，
不能坐也不能靠， 一动就被钉子扎。 但各
种酷刑都没有打垮战士们的意志。

自被捕以来， 无论是嗓子被辣椒水
灌得生疼， 还是被秫秆箔裹起来头朝下
放一夜； 无论是只能半蹲在带着倒刺的
木笼里， 还是严刑拷打导致遍体鳞伤，
始终没有撬开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口。 他
们的回答始终是三个字———“不知道”。
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机密， 这不仅使被捕
人员免遭杀害， 而且保护了被捕人中的
几位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生命。

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与敌人拼杀，
不顾生命危险而壮烈牺牲是英雄； 在敌
人魔掌中不泄密、 不出卖同志， 忍受敌
人残酷折磨而不屈服， 同样是英雄。

1948 年 6 月 22 日 ， 人民解放军华
东野战军一举解放开封， 彻底捣毁国民
党在河南的老窝， 在小何庄战斗中被捕
的战士也被救出。

大难不死， 十七名战士从敌人的魔
窟中被解救后， 除少数人回家务农外，
大多数人重新归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勤恳工作、
继续奋斗。

百姓冒死相救
军民情深似骨肉

区武装中队的官兵们曾多次在小何

庄住宿， 与村民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小何庄的老人曾回忆说： “黄水才下去
时， 群众生活有困难， 战士们经常帮村
民耕地、 种庄稼、 扫院子、 挑水， 老百
姓对他们就像对亲孩子一样。” 小何庄
战斗打响后， 出现了许多村民冒险保护
战士的故事。

战斗中， 两名战士子弹打完后， 匆
忙躲进村民何鸿银家的院子。 何鸿银让
他们藏在墙的夹缝里。 刚隐藏好， 几个
敌人就端着枪冲进了院里 ， 恶狠狠地
问： “有俩八路跑进来了， 你把他们藏
哪儿了？” “看见咧， 从俺家后院跳墙
跑了。” 那几个敌人又吓唬了几句就跳
过院墙继续搜查去了。 直到战斗结束，
敌人全部撤走以后， 何鸿银才让两名战
士出来。 他俩要走时， 何家人怕他俩穿
着军装被敌人认出有危险， 何鸿银的嫂
子急忙把丈夫的衣裳拿出来让他俩换

上， 才让他们向南转移。
这两名战士出了小何庄 ， 饥渴难

忍， 悄悄到张力士村西北角的一户村民
家中找水喝。 这家主人叫张珍。 张珍问
他俩是干什么的。 两人看张珍一家是本
分人， 便如实相告。 张珍的母亲急忙生
火给他们做饭吃。 张珍又对他俩说， 附
近没有发现国民党军队的动静， 并向他
俩保证， 万一发现敌情， 全家会掩护他
俩的。 两位战士在张家吃了饭， 等到天
色暗下来 ， 张珍才领着他俩悄悄出了
村 ， 两名战士向东南方向走了 。 多年
后， 何鸿银回忆说： “我家掩护的那两
个战士后来到俺家表示感谢， 庄上的人
才知道这事， 都很佩服我的胆量， 我也
感到自豪。”

战士任环有胆有识。 战斗一打响，
他就和其他同志一起冲了出来， 击倒了
几个敌人。 可是， 任环的子弹很快打完
了， 不得不后退隐蔽到附近一户人家的
院子里。 等了一阵儿， 外面枪声渐少，
他猜想战斗结束了， 便趴在墙头上向外
看。 就在任环伸出头的那一刻， 恰巧被
院墙外两个打扫战场的敌人看见。 那两
个敌人随手举枪， 啪的一声， 打中了任
环的右耳朵。 任环头一蒙、 眼一黑， 倒
在地上， 他用手一摸， 满手鲜血。 他立
即想出了蒙骗敌人的办法， 用沾满鲜血
的双手在头上、 脸上乱抹一通， 把整个
人弄得血肉模糊， 然后故意把脸朝下，
装起死来。 那两个敌人踢开院门进来，
看到任环倒在地上、 浑身血污， 估计已
经死亡， 便出了院子 。 听见敌人走了，
任环也不敢动弹， 忍着剧痛， 一直听到
敌人吹响了收兵的号声， 才起身走出院
子。 刚走几步， 就碰上了小何庄村民何
正， 怕敌人再回来搜查， 何正急忙把任
环拉回家， 让他躲藏起来， 并用湿手巾

擦净了任环脸上和头上的血。 任环说应
该赶快转移， 何正便领着他走小胡同出
了村。 至此， 任环安全脱险。

在生死关头， 战士被村民掩护、 冒
死相救， 表现了军民鱼水关系。 战争结
束后， 在小何庄战斗中被救助的官兵大
都返回当地， 向掩护救助者表示感谢，
更显示了军民情深。

手榴弹炸毁下巴
娘亲十八年稀粥喂养

在小何庄战斗中， 战士陈焕章的故
事更传奇。

陈焕章是副区长李厚淳的通讯员，
两人一起战斗， 分开突围时李厚淳不幸
中弹牺牲， 陈焕章则躲进了村里的一栋
房子里。 这个时候， 时任地下交通站站
长的姜鸿瑶也躲进了那栋房子。 还没等
两人打招呼， 敌人就扔进来四五颗手榴
弹， 爆炸过后， 房子里的驴被炸死了，
姜鸿瑶的头部受伤， 两只耳朵被震得嗡
嗡直响。 他感觉有水滴在脸上和脖子上，
仰头一看才发现陈焕章被炸得满脸是血，
下巴被炸开， 舌头掉出来， 血淋淋地耷
拉在胸前， 背靠着墙慢慢倒在地上。 正
当姜鸿瑶想要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敌人
冲进了屋子， 看了一眼满脸是血的陈焕
章， 拽着活着的姜鸿瑶出了屋子。

敌人的疏忽 ， 让陈焕章逃过了一
劫。 原来， 他并没有牺牲， 只是伤势较
为严重 。 清醒过来后 ， 害怕被敌人抓
捕， 他爬进麦地向西南方向寻找部队。
因为伤势严重 ， 爬到柴岗乡后许岗村
时， 陈焕章再也爬不动了， 倒在了一户
人家门口。 据当时救助陈焕章的村民牛
领介绍， 当时的陈焕章因为下巴受伤，
已经说不清话， 嘴里嘟囔着。 大家猜想
他是不是渴了， 给他端碗水， 他也喝不
到嘴里。 牛领拿出一个小勺一点儿一点
儿喂他， 宝贵的生命之源延长了陈焕章
等待救援的时间。

陈焕章有个叔叔叫陈书凯， 是区武
工队队长。 得知区政府和区武装中队惨
遭偷袭的消息后， 立即带领队员赶赴小
何庄。 途中路过后许岗村听说有个伤员
生命垂危便想着赶去救援， 看到陈焕章
的一瞬间， 他扑在陈焕章身边用双手抱
住了他。 “焕章， 我的儿啊， 怎么是你
啊！ 你现在这样， 我回家咋跟哥嫂交代
啊！” 一声声呼喊令闻者落泪。

陈书凯连声呼喊陈焕章的名字， 但
是已经陷入昏迷的陈焕章没有半分回

应。 看着下巴骨被打烂、 血红的舌头耷
拉出来的侄子， 陈书凯放声大哭。 当他
把手指放在陈焕章的鼻孔处， 仅感觉到
一丝微弱气息时， 他不禁怀疑侄子是否
还能救活。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救治。 村
民有的从家里抬来软床 ， 有的拿来扁
担， 制作简易担架， 把已经昏迷的陈焕
章轻轻放好赶往当时的练寺医院接受治

疗。 因为担心被敌人发现， 村民和武工
队员专挑荒僻小路， 摸黑赶了一夜路安
全把人送到医院救治。 很幸运， 经过治
疗， 陈焕章奇迹般活了下来。

命虽然保住了， 但是失去下颌骨的
陈焕章不能再自主进食。 被送回太康老
家后， 他的母亲一勺一勺给他喂稀粥，
这一喂便是十八年。 后来， 人民政府得
知陈焕章的情况后， 为他补了下颌骨和
牙齿， 他才能正常进食。

小何庄战斗结束后， 当地村民把烈
士集中葬在村西南方向 。 1958 年 ， 烈
士被迁葬到扶沟县城东南一片荒地里。
1962 年 ， 此处被修建为扶沟县烈士陵
园， 有关部门特意为在小何庄战斗中牺
牲的烈士立碑纪念。

也是在 1958年， 姜鸿起烈士的遗骨
被迁到他的老家———扶沟韭园北太康营安

葬。 如今， 这里建起了姜鸿起烈士纪念
馆， 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时光荏苒， 七十多年来贾鲁河依旧
静静流淌。 扶沟儿女目之所及是该县乃
至整个中华民族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 发生在小何庄这片土地上的战斗，
是豫东大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缩

影 。 时至今日 ， 再唱起当年的这首歌
谣， 人们的泪水依然止不住流淌———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
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小何庄战斗是一次特殊的战斗， 也

是对革命战士的一次特殊考验。 扶沟县
烈士陵园门外 ， 风吹动红旗 ， 猎猎作
响。 姜鸿起烈士陵墓在麦田绿水间守望
着这片红色土地， 回首远眺， 蓝天绿树
古村， 宁静而祥和。 这盛世， 如先辈所
愿。

小何庄战斗：悲歌一曲多壮志
记者 王锦春 姬慧洋 王吉城 文/图


